
说到麦客，大部分人对于这
一词语或许是陌生的。

那么何为麦客呢？麦客在明
清时的中国地方志中就有记载，
后来麦客曾销声匿迹，直到家庭
承包制实行后，麦客又重新出
现。它是指流动的替别人割麦子
的人，在北方陕、甘、宁一带流行
的一种农民外出打工的方式，每
年麦熟季节，农民专门外出走他
乡、到他户，替别人收割麦子。

记忆中，每年小麦成熟的季
节，村里总会出现很多外乡人，他
们多数来自甘肃地区。这些麦客
年龄多在40岁左右，他们手拿锋
利镰刀，男人们多数身穿背心，深色长裤，
裤腿常常卷到膝盖的地方，脚穿黑色布鞋
或解放球鞋。腰间挂着烟锅袋、装着干粮
的小布袋、泡了一大把茶叶的水壶，脖子
上挂一条略微泛黄的毛巾；头戴一顶用麦
杆子编制的草帽，在经过了几个炎炎夏
日，帽子变得发黄，色如深咖一般，却没有
一丝咖啡的味道，而是一股子霉臭味；也
有人会戴上新的草帽，色似浅米色，总能
闻到淡淡的麦香味，引人闻了又闻。女人
们穿浅色碎花衬衣，深色裤子，如男人一
样，将裤腿卷到膝盖的地方，脚穿方口布
鞋，布鞋多数为深红色或黑色，她们会把
自己带来的干粮仔细用小方巾包裹着，或
者装进小布袋里，毛巾有挂在脖子上的，
也有包在头上，裹着自己的头发……

他们常在田间地头席地而坐，等待田
家主人能够雇佣自己，这样的话就会有些
微薄的收入。如果被雇佣了，就立即用右
手拿起镰刀，左手扶着麦秆，从田间地头
开始，一镰刀一镰刀地割起麦子，直到日
上竿头也不愿休息。在烈日下劳作，完全
顾不得那烈日的灼烧，脊背常常被烈日烧
得通红，严重时就像蛇蜕皮一样。

他们的肩膀臂弯、脚腕小腿被那细如

绣花针的麦芒刷来刷去的，处处是
小小的伤口，处处是如针眼大小的
黑点，但他们全然不去想它痛不
痛，痒不痒。只为在这短暂的芒种
时节，多为自家生活增添少许收
入。

若是遇到好的主人家，主人家
会为这些麦客准备一些糖果、饮
料、老面包。我的母亲曾是这众多
麦客中的一员，那时我并不知道麦
客的工作如此艰苦。母亲常常早
出晚归，有时会几天不回来。只要
回来我就会有糖果吃、有饮料喝。
我盼望着母亲出去，更盼望着母亲
回来，这样我就会有吃不完的糖

果、喝不完的饮料。
这样日子只有每年夏日的时候才会

有，我享受着这美好、幸福的日子，自然不
知道这日子是用母亲的汗水换来的。

后来的几年里，母亲外出的次数少
了，村里田间地头的麦客也渐渐少了，近
几年更是完全没有了。反倒多出许多带
有锋利齿轮的“庞然大物”，这“庞然大
物”高大威猛，人坐在上面显得着实弱
小，只要它进到田间，便会发出巨大的

“轰隆隆”响声，十几分钟内，田间的小麦
就已经进到了它的大肚子里。这高大威
猛的庞然大物是新时代的“麦客”，它们
被称作铁麦客、机械麦客、现代麦客，它
们不需要喝水、不需要吃饭，工作效率
高。有了现代麦客，村民的日子轻巧爽
朗了，田间不再是镰刀割麦的“吱吱”声，
村民的叫苦声，更多的是田间说笑逗乐
的欢喜声。

又是一年麦熟季节，闻着香甜的小
麦，我的心头间又想起了儿时的回忆。我
也知道：麦客的时代早已渐行渐远，新时
代的“麦客”正在快速步入，过去的麦客是
时代的留客，他们虽已远去，但他们更是
时代的记忆者，应该被记着，被爱着……

小时候，父亲在离家很远的乡
镇当老师，母亲一个人耕种七八亩
田地。到了夏天，地里似乎总有干
不完的活，一忙起来，母亲就把我送
到姥爷家。我上学之前的大部分夏
日时光，都是在姥爷家度过的。

那时的天似乎要比现在热得
多，一到中午，姥爷便把我和表哥
按在枣树下的凉席上，我跟表哥佯
装闭着眼睛午休，姥爷靠在树干上
手摇蒲扇给我们扇凉风，要不了一
会，扇子便落在我身上，随即响起
一阵轻微的鼾声，我睁开眼睛，左看看右
看看，然后轻手轻脚地爬起来，听到响动
表哥也醒了，我俩把凉鞋提在手里，顺着
墙角溜出门，正中午的太阳直直地照射下
来，刺得人睁不开眼，手搭凉棚朝村口望，
井台边的树荫里有人影晃动，那不是等我
们的强子他们吗？

我们几个早约好了今天一块去涝池
边比赛打水漂。涝池在村南的公路边，岸
边草木成荫，草丛里不时蹦出一两只青
蛙，“扑通扑通”跃入水中，荡起一圈圈涟
漪。相邻的烧砖窑边上有成堆的碎瓦片，
薄厚均匀又凹起的瓦片最适合打水漂了，
水花一串一串，还能滑很远。玩了一会，
我们热得受不了，表哥就提议我们下去游
泳，我胆小，不敢下水，就分派了看衣服的
任务。表哥和亮子几个不会凫水，就在浅
水里撅着光屁股爬来爬去，强子会狗刨
式，可以在深水区游来游去，在浅水里扑
腾的小伙伴发现了一条小鱼，几个人手忙
脚乱地在水里抓鱼，过了好一阵，似乎听
不见深水区有动静，大家惊慌地“强子、强
子”喊，表哥吓得哭出了声。在伙伴们乱
作一团时，只见一个光溜溜的影子上到了
涝池中间沤麻的麻捆上，纵身跳了下来，
扑通一声，又荡起一片嘻嘻哈哈的笑声。
这时有两个婶婶端着盆子来洗衣服，大家
只好让我把衣服拿到对岸的草丛里，大家

穿好衣服意犹未尽地撤离了。
大家在经过小军家时，院子里

熟透的蟠桃让人垂涎不已，可小军
奶奶正在桃树下做针线，大家在门
口踅摸了一阵，觉得没有机会，就商
议着去沟畔的老果园看看，生产队
的老果园承包给了一个外地人，听
说那人家里有事，最近回家了，临时
请了村里的五保户孙老汉看果园。

我们在强子的带领下，舍弃大
路，学着电影里游击队员的样子猫
着腰穿过一大片玉米地，锋利的玉

米叶子挂得膀子上、脸上到处是红道道，汗
水流下来火辣辣地疼，可跟桃子的美味诱
惑相比，这点疼根本不算什么。经过我们
细密的侦查，蟠桃树距离看守的茅棚太近，
苹果树又太高，且苹果都是青绿的，还没
熟，最后我们把目标锁定在离公路近的几
棵杏树上。

强子折了一根树枝挑开刺篱笆，我们
进到果园里，强子嚷着“都让开”，随后捡
起一块石头使劲掷向杏果繁密的树冠，连
续掷了几次，树下砰砰砰落了一层金黄的
杏子。就在大家俯下身准备捡拾杏子时，
随着几声汪汪的狗叫，一只面目狰狞的大
狼狗从远处奔袭过来，大家顿时吓得屁滚
尿流，撒丫子四散跑开了。等我和表哥气
喘吁吁地跑回村子，才发觉不知何时我跑
丢了一只鞋子，光脚板上被碎玻璃扎破
了，这时才感觉钻心地疼，表哥只得背起
抹眼泪的我踉踉跄跄往家走，正迎面碰上
焦急地四处找寻我们的姥爷。那天晚上，
舅舅屋里不时传来表哥的嚎叫声。

不知不觉夜已深，舅舅一家都睡着
了，院子里姥爷还坐在枣树下“吧嗒吧嗒”
抽着旱烟，屋后的草丛里夏虫还在浅唱低
吟，远处涝池里的夏夜交响曲似乎刚落
幕，偶尔的几声蛙鸣让乡村的夏夜显得更
加寂寥旷远……渐渐地，多彩多姿的夏天
都潮水般涌进我童年夏夜的甜梦里。

风轻云淡
大地披上金装
麦浪翻滚着新的篇章
丰收的喜悦洋溢在心上

金色麦穗温柔地垂头
细语轻声诉说着岁月的从容
田间小径孩童奔跑
笑声传遍好似天籁之音悠扬

阳光洒落麦穗间
金光闪闪
农人汗水凝结成一颗颗珍珠
笑脸盈盈
岁月静好如斯
丰收的乐章
在心间轻轻弹唱

丰收的歌儿唱不休
感恩自然
恩赐丰盈的馈赠
赞美土地
赐予人间最美的礼物

岁月流转不息
记忆里温馨如昔
在这季节里
麦香时节
是心中最美的风景

仲夏时节，迎来芒种。芒种一词，最早
出现自两汉时期的《周礼》：“泽草所生，种
之芒种。”芒种，提醒着勤劳的农人，麦穗已
熟待收，带有芒刺的稻种也宜播种入田。

白居易任陕西周至县尉时，目睹了农
民辛勤收割麦子的情景，感触颇深，遂挥毫
写下《观刈麦》。时光荏苒，千年之后，我们
仍能在炙热的阳光下，看到田野上金黄麦
穗低垂、等待收割的画面。一位北方的友
人曾向我讲述，他中学时曾有一个特别的
假期，名为“麦假”。彼时，学生与老师都会
回到家中，投身繁忙的农事中。他们挽起
袖子，弯下腰，左腿在前，右腿在后，左手搂
过一把麦子，右手紧握锋利的镰刀，有说有
笑地开始割起来。“唰唰——唰唰”，镰刀划
过麦穗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划出一道道
优美的弧线。割下的麦子便整齐地躺在地
上，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既娴熟又富有节奏
感。

一片片金黄的麦海在劳作中逐渐消
失，只留下一地寸把长的麦茬，宛如理发师
精心修剪过的板寸发型。劳作间，友人的
父亲时常会直起腰，望着随风涌动的麦浪，
抚着金黄的麦穗，扬着笑脸说又是一个好
收成。有时忍不住摘下一把新麦，在掌心
轻轻揉搓，吹去麦皮后，放入口中一嚼，满
口的清香，是新麦特有的味道。

与北方的金黄麦田不同，南方的梯田
则是一片绿意盎然，如陆游《时雨》中所述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此刻的南方，
梯田如诗如画，农人的身影在绿浪中穿
梭。记得前几年周末，我都会与母亲一同
去插秧。我们弯着腰，一步步后退，将秧苗
稳稳插入泥土中。有时衣服短了些，太阳
毫不留情地晒在后背，半天下来，后背一片
通红，留下一道深深的黑色印记。当我们
直起身，抬头望去，只见水田里已是绿意盎
然，秧苗密密麻麻，如同一片绿色的海洋。

傍晚，我们踏着暮色归家，白鹭在秧田上空
翩翩起舞，远处传来阵阵牛哞声，我心中不
禁涌起一股陶然的诗意。

芒种一到便进入梅雨季，完成农活的
母亲显得从容不迫。恰好此时梅子成熟，
她便安坐于家中，为我精心酿制一壶醇香
的梅子酒。母亲将青梅洗净后，用刀轻轻
割开，将其放入小锅中，倒入适量的绍兴黄
酒与清香型白酒，她细致地调着比例，确保
每一滴酒都能充分吸收梅子的精华。再加
入冰糖提升风味，枸杞，红枣和山楂条少
量。炉火熊熊，她耐心地熬制，直到冰糖完
全融化，酒液变得醇厚甘甜。

陆游曰：“煮酒青梅次第尝，啼莺乳燕
占年光。”在梅雨绵绵的日子里，我们静坐家
中，聆听窗外细雨潺潺。时而举杯浅酌，梅
子的酸甜与酒的醇厚交织在舌尖。清新醇
香的口感，如同山间清风与流云轻抚心田，
将青梅酒的芬芳融入每一个呼吸。这份悠

然自得，让烦恼随风而去，只留下内心深处
的宁静与欢愉。夜幕低垂，稻田间蛙鸣如
潮，那“呱呱”的旋律，宛如大自然的催眠曲，
轻轻地将整个世界带入宁静甜美的梦乡。

芒种，“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
矣”，有成熟，也有新生，芒种不是强调一个
忙，而是适时。从立夏、小满、到芒种，古人
始终遵循着季节的变换，悠然自得地生
活。他们忙碌于手，却并不茫然，一步一个
脚印，踏实前行。

我们常常抱怨生活的“忙、茫、盲”，却忽
略了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美好。春有百
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
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当我们感到迷茫或不
知所措时，不妨跟随时间的步伐，去做力所
能及的眼前事，便是最好的适时。愿我们都
能顺应天时，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
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一片属于自己
的安宁之地，静待生活的美好慢慢绽放。

我的父亲

记得刚有父亲节的时候，二哥那时参
加工作不久，我还是一名高中生。我们商
议，准备在父亲节送给父亲一份礼物。送
什么呢？商量来商量去，最后选择了收音
机，是经典款的索尼收音机。自从有了收
音机，它便成了父亲的最爱，直到后来有了
电脑，可以浏览网页、关注新闻，父亲才慢
慢减少了对它的偏爱。

我随手翻开书桌上的书，有《古文观
止》《资治通鉴》《唐宋词鉴赏词典》等等，
还有父亲做过的高考试题，已经发黄的大
学数学课本，是繁体字的版本，对我来说
好像天书，那是父亲的教本。几乎所有书
籍里的书签只有两种，要么是各界的毕业
生照片，要么是八九十年代学生寄来的贺
年卡。

父亲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
当时在我们老家，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他在扬州上大学，又在扬州任教13年，最

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座古城。记得
2019年秋天的一次聚会，有他五十八年前
的同学，也有他四十七年前的学生，他们从
风华正茂到夕阳暮年，宛如一幅绚丽的秋
色图。我用手机拍下那一帧美好：一位八
十五岁的语文老师，一位八十二岁的数学
老师，曾经的合作伙伴，特殊年代里相互温
暖体恤，几十年后再重逢，双手紧握，情深
意长，热泪盈眶。

去年父亲节，我从父亲的身体状况来
看，也许是最后一次陪伴他过父亲节了。
从母亲节开始我就琢磨父亲节给他送什么
礼物，一直都没想好什么是最好的礼物。
前几天刚吃过一大份酸菜鱼，可是他还是
念念不忘，我心里想真是个老顽童，今天再
吃酸菜鱼！吃过以后他才说，鱼好吃是不
假，最欣慰的其实是有子女陪他吃饭。这
时我才明白，陪伴是给他的最好礼物。

过去，父母亲都喜欢旅游，特别最近几

年，他们去过很多地方，真的是说走就走。
他们完美诠释了“少年夫妻老来伴”，相濡
以沫，互相扶持，彼此尊重。

他们都和我聊起过同一件事儿，就是
某个夏天的时候，父亲在医院检查身体结
束后，去医院对面的大超市吃冰淇淋，他
俩一人一个，甜蜜清凉。后来有一次父亲
独自去医院，还是没忘品尝冰淇淋，营业
员女孩很纳闷地问：老奶奶怎么没一起来
呢？几年过去了，有一天我喂他吃酸奶的
时候，他老人家给我还原了吃冰淇淋的初
衷。原来五十多年前他曾经欠了母亲一
支冰棒。一九六四年他们旅行结婚，当时
父亲的老舅和母亲的小叔一起陪同，母亲
自己留在宾馆休息，父亲带着长辈们出去
转转，也是为了让他们尝尝冰棒的味道。
说真的，那个年代，不去大城市的话，可能
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吃到啊。所以直到现
在，父亲还一直记得他欠的那根冰棒。在

他们长久的婚姻中，恒久的陪伴，还有点
点滴滴的爱意在弥漫。

父亲已逝去多日，我昏定晨省不忘，徒
有上香奉烟。风冷斜阳，树离云翳，茫茫书
音何处，寻觅时泪眼朦胧。昼阴重，霜凋岸
草，数年无定度流光，入梦分明醒却藏。尽
道人生路阔，空有拥阶黄叶，寒枝自栖，遥
对孤云残月。

父亲清清白白、坦坦荡荡、方方正正一
辈子。我只想对父亲说，如果有下辈子，我
还要做您的女儿。您给我起的四字外号我
喜欢，我愿意还叫“颜管老头”！时事难料
的世界，忽晴忽雨的人间，每个人的眼泪簌
簌成诗，哭的理由绝不相同。一树凌寒的
梅花在雨中还是一样的幽香，一杯梅子酒
沉淀的是曲折沧桑的时光，在静静的光阴
里做梦，在似水的年华里守候。我最爱的
人——我的父亲，因为爱，您一直在我的心
中，陪伴左右，坚强而温暖。

􀉸􀈣 颜月恒

􀉸􀈣 杨明军

端午诗笺（外一首）

五月初五的闹钟
每年都会设定一场滂沱的泪雨
陈年遗留的伤疤
即使千年也会时隐时痛

不屈的诗魂
在荆楚大地张开翅膀
苍生的疾苦
在燃烧的血脉里怒吼嘶鸣

那个手持真理利剑的诗人
凭借“离骚”的耀眼心灯
用执着的追逐
将传统节气的某一天
更改为年复一年的真挚怀念

不必质疑博爱的广度
也不必丈量忧民的指数
一块泣血的石头
以及一粒飘香的米粽
两千年前就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千年凝望

有一个身躯屹立了千年
依旧气宇轩昂
有一种信仰延续了千年
依旧闪闪发光
有一种诗篇吟诵了千年
依旧雄浑厚重
有一种思想绽放了千年
依旧百世流芳

那是宁折不弯的坚韧
那是忧国忧民的情怀
跨越千年的景仰
只为不死的灵魂插上翅膀

奔腾的汨罗江水流淌了千年
两岸的苍翠馥郁了千年
空灵的山谷之中
依旧回荡着“天问”的绝响

往事悠悠千年
我以一粒米粽的细碎寄托哀思
而杯中升温的雄黄酒
依旧还泛着千年前的余香

芒种，忙而不茫
􀉸􀈣钟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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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克锋

麦香时节


